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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序

在我见到蓝叔叔之前，我百般想象他的容貌、他的声音和他的个性。一个令人好奇的名字。一个据说同时做着100 件不一样的事情的人。他写作、他画画、他设计、他玩音乐、他做手工、他做菜、他捏陶器，他……



终于看见蓝叔叔，是个长得有点像摇滚歌手张震岳的年轻男人，抿得紧紧的嘴，一脸执著、一脸认真、一身孤单的气质。他的认真，让我也认真起来听他细说他的想法、他的书、他的创作、他的猫。我想，创作人之间，真的能够在瞬间就产生互相了解的频律。他想打造的世界，我了解－－那是一个让懂得他的人都能进去取暖、聊天、得到共鸣的世界。虽然，很多时候，他的主题绕着“孤单”打圈圈。



《孤单乘客的神秘宴会》写的是孤单，最后以不孤单的“宴会”终结。我想， 对于孤单，每个人各有诠释。能被孤单挑动的情绪和心境也因时、地、人不同而异。看蓝叔叔的人，读蓝叔叔的故事，让我感受最贴切的如他书中所描述“从一开始就被命定的孤独感，要依赖彼此靠近的力量来驱赶”。创作的心情就是如此，这是一条经常会感到孤单的路，越是急躁地想表达自己的想法、追寻认同的知音，越是容易变得心慌、敏感。



很多人问我，创意这条路怎么走。既然是创意，我想，就没有一定的路去追溯。每个人都应该创出自己的路，没有快捷方式，全靠自我摸索、开拓。一点一滴，走下去，路上自然会碰到知音、朋友。创作可以很个人，却自私不了，因为创作需要依赖彼此靠近、分享的力量来延续它的生命。而一路上碰到的知音、朋友，会让创作渐渐成形、完整。



同蓝叔叔一般充满创作热情的人难以计数，而让我相信蓝叔叔会开出自己的路的原因，是他那不吝啬的分享、不随波逐流的个性、耐性和默默相信坚持地向前的偏执。



于此，我希望一起步上创作列车这趟旅程的你我，带着“蓝叔叔”精神，去享受旅程中的孤单、充实和美好。






自序

我们都是有病的，比如说，孤单。



孤单。孤单是两具久久拥抱却最终要分离的肉体，是回首之后瞬间灰飞烟灭的眼神，是走了很长的路突然间想停下来却找不到可以坐下的位置，是已经到嘴边却始终无法变成音节的话语，是那枚到了赏味期却依然不舍得吃掉的蓝莓蛋糕，是夜里在陌生的旅馆狂抽着跑了很多条街终于买到的烟，是滴在洗手间的地板上忘记擦掉的血，又或是酒吧里唯一找不到伴儿的男人。



你是我的孤单乘客，而我又是谁的孤单乘客？



我喜欢乘夜机。冷风中降落，拖着行李箱，走在陌生的街上。很多次旅行，都是这样开始的。目的地有很多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－－排遣孤单。



而我写的，是一个关于布偶的故事，也是关于每个孤独者的故事。从中你所得到的，也许正是你曾经失去的。



蓝夕鱼，一个身高不足三十厘米的布偶，身穿棉布裙子的女孩，出自默默无闻的手工艺人蓝叔叔之手，一针一线缝制，从清晨到日暮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方始成型。在蓝叔叔的眼中，它同样拥有与“她”如出一辙的成长、经历、爱恋，以及孤单。



孤单，是一只色泽鲜艳汁液饱满却到腐烂时仍无人采摘的蓝浆果，曾经有很多人在它面前经过，却无人弯下腰，把它摘下来掂在手心，闻一闻果香。



蓝夕鱼、夕霁、夕颜，三个在我的文字里走走停停的孤单女孩，她们为一场宴会开始了长途跋涉，经历过分离与聚合，被神秘的力量所牵引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彼此都不能明了差之分毫的宿命。






一

扎着麻花辫子的女孩，微笑着出现在蓝叔叔面前，她说：“我可以抱抱它吗？”她用手指了指瞳瞳，那只正瞪着琥珀色眼睛看她的黑猫。还没等蓝叔叔回答，她已经伸出手，在猫儿的两只耳朵之间，轻轻地抚摸了一下。她笑得像晨光里刚刚盛开的粉色蔷薇，脸上小小的雀斑似乎要掉下来。“为什么我没有像它一样的耳朵？”女孩的手始终没有离开瞳瞳，“如果我也有这样的耳朵，是不是就能听到许多从前听不到的声音？”



蓝叔叔打量着他亲手缝制的第一个布偶女孩，眯着的眼睛里藏着温软的光。她完全符合他最初的构思，脱胎于猫之相，却凝聚了人之色。



女孩古怪的念头层出不穷，就像瞳瞳乖张的耳朵一样，与生俱来。她坐在蓝叔叔的身边，抱着黑猫在阳光下发呆。平日无比好动的大胖猫，在她的怀里熟睡，呼吸轻得像一阵蹑手蹑脚走过的风。



女孩的名字叫蓝夕鱼。






二

蓝叔叔住在湖边的一间小木屋里，屋子的周围开着蓝色的鸢尾花。不远处，有一片榉树林，树林里长满了小蘑菇和蓝色浆果。树叶们每天都在低声歌唱。它们很不自信，并不知道，被风吹散的歌声，总是能够吸引湖里一群全身半透明的小银鱼，从湖心结伴游到岸边，挨个儿跳起了舞。



蓝叔叔喜欢眯起眼睛，在阳光下，缝制布偶。他与两只猫相依为命，除了黑猫瞳瞳，还有一只三岁的白猫木村。它们都是遭人遗弃的小家伙，自小被蓝叔叔收养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。



阳光从树叶与树叶之间的缝隙透进来，在铺满黄叶的地上，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光斑。蓝夕鱼吃完那一小篮子刚采摘的蓝色浆果，嘴角还沾着一抹紫蓝。“在每一枚浆果里，都藏着一个小秘密，它们会在某一天，把这些小秘密，告诉喜欢它们的人。”这是蓝叔叔告诉她的，可是，她还不能听懂浆果说的话，她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并没有长着像瞳瞳一样乖张的耳朵。午后的阳光异常猛烈。风很大，树叶们的歌声此起彼伏。她躺在一只胖胖的大蘑菇下面，睡着了，有一个梦，像小银鱼一样向她游了过来……



梦见蓝叔叔为她赶制一件新衣裳，上面镶嵌着蓝白相间的圆鳞。她穿起它，与蓝叔叔和瞳瞳、木村一起旅行。他们从小木屋出发，经过了一个静谧的湖泊与繁花盛开的森林，遇见一些装束奇特的兔子和有着神气表情的小熊，它们对她微笑、挥手。最后，到达了一个名叫“IDBB”的小镇，蓝叔叔曾经向她描述过这个小镇，它不是小王子曾到过的、一天拥有一千四百四十次日落的小星球，不是散发着蓝色光焰的美人鱼宫殿，也不是流转着百年孤独的“马孔多村”，它建筑在云端－－一切飘摇不定，像云与云的靠拢和离散－－没有固定的位置，没有清晰的方向，没有成群结队聚合着的人，只有每一天、每一月、每一年，往这儿奔走而来的兔子、小熊、猫咪……小镇上，住着两个阿姨，分别是可可和香蕉小姐，她们会在这个旅行的终点向他们友善地招手，虽然，她们不懂得烘烤带着麦香的奶酪面包，也不擅长围着炉火跳舞，但是，她们亲切的笑脸，足以让人忘却旅途上的仆仆风尘。她们还会伸出双手，像妈妈一样，轮番给她温暖的拥抱。






三

一片树叶坠地就是一秒钟过去了，在熟睡的蓝夕鱼身旁，已经铺满了落叶。梦像小银鱼一样游走了。



蓝夕鱼睁开眼睛，阳光不再耀眼。空气里沉浸着浆果的清香，而她的嘴角还留着一抹紫蓝色的汁液。让她疑惑的是，在她身边，竟然整齐地摆放着一条裙子。她擦了擦眼睛，看清楚，这真的就是梦中那条镶嵌着圆鳞的棉布裙子。



她迫不及待地把裙子穿上。裙子的大小刚刚好。



“这真的是属于我的裙子吗？”女孩手捏裙摆，在正忙于赶制一只棉布兔子的蓝叔叔面前，转了一个圈，又一个圈。瞳瞳眯着琥珀色眼睛看她，像看着一个骄傲的公主。



“我们要去旅行了？” 蓝夕鱼兴冲冲地问，她分明看见，蓝叔叔正微笑着向她点头。






一

蓝夕鱼紧握着蓝叔叔宽大而温暖的手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这是她第一次走那么长的路，可她并不觉得累。她于行走，不过是如影随形，而她将以此来获得神秘的力量。她觉得这段旅途似乎在她尚未拥有生命之前就已经在向她招手了。



离开小木屋，一直往前走的第三个黄昏，蓝夕鱼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庞然大物。它长得很像在湖边玩耍时看见过的小银鱼，有着一眨一眨的大眼睛以及摇来摆去的长尾巴。



“这是鱼火车，它要带着我们走。哐当哐当的声音时时响起，那是它的呼吸。等它停下来，我们就将到达另一个地方……”



“那它会像小银鱼一样喝水、吹泡泡么？如果它听见树叶在歌唱，会不会也跳起舞来？”



“它当然也要喝水，也会吹泡泡，舞也跳得很棒。只是，我们都待在它的身体里，所以看不见这一切。”



蓝夕鱼有很多疑问，她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。



一只穿着蓝色制服的兔子，把蓝叔叔和蓝夕鱼领向了一节车厢。木村和瞳瞳趴在蓝叔叔的肩膀上，左顾右盼，偶尔发出喵喵的叫声。



在鱼火车上，还坐着许多人和小动物。他们不爱说话，沉默着上车，下车。他们需要温暖，也许是一双手覆盖另一双手带来的安慰，也许是一杯温水进入喉咙所包含的热度。



有一个女孩，她长得并不漂亮，但在她走上车的那一瞬间，就吸引了蓝夕鱼的注意。她穿着紫色裙子，腰间还系着一串晶莹的石头链子，头发蓬松，目光迷惘，不期然地让人感觉忧伤。她一点都不让人感到陌生。一定是在哪个梦里出现过吧？蓝夕鱼开始努力思索。女孩就坐在离她不远的一个座位上，刚好是四十五度的斜角。她孤单一人，没有任何行李，目光一直向窗外眺望，似乎远处有什么东西深深地吸引着她。沿着她的目光，可以看到连绵的巧克力色的山峦。在这座山上，一定住着一些人，他们齐心协力，在一个隐蔽的位置，建起了一个小小的村庄，他们努力耕作，无忧无虑地打发着时光。



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自己能跟她说一会儿话。蓝夕鱼暗暗想道。她的心意，很快就被蓝叔叔觉察到了。



“你知道吗？在这趟火车上，你是最被眷顾的小女孩。这是一趟承载孤单乘客的列车，除了你以外，所有的乘客都是孤单一人，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没有旅伴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，都是被孤单驱赶而来，要去远方，寻找一个可以与自己一起生活一起赶路的人。火车会在中途停站，大家可以随时下车，也可以一直停留，直到谁愿意离开为止，还有人也许会下错车。总之，每个人都将拥有不同的遭遇，你一直在打量，想跟她说话的女孩也不例外。”



“原来是这样。那么，我能跟她说话吗？”



“也许她同样很想跟你说话，只是，她缺乏足够的勇气。去吧，走过去，跟她说出你想说的话。”






二

“你好吗？我是蓝夕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

“我叫夕霁。”



“你愿意跟我说说话吗？比如说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？”



“你听说过有个地方叫‘雨镇’吗？这是一个每天都在下雨的小镇，我就从那儿来。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。我住在一棵樱桃树下，把雨水盛在一只褐色的瓷缸里，每天喝几口，红樱桃是我唯一能够吃到的东西。我很希望雨能够停下来，哪怕只是一会儿，好让我不再觉得冷，可是雨一直没有停。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我的家，那棵一直为我遮挡雨水的樱桃树倒下来了。我很伤心，一直哭，后来，我就睡着了，梦见樱桃树又活过来。它说：孩子，你长大了，你可以离开我，离开雨镇。在你醒来的时候，你要往前走，按照自己想走的方向，一直走，不要停。你会看到一列鱼火车，它有一个属于你的位置。你想在哪一站下车都可以，在不同的站下车，你会拥有不同的遭遇……在我醒来的时候，倒下的樱桃树已经消失了。我看见自己身上穿着一条从来没有见过的裙子，不知道是谁给我穿上的裙子。我穿着它，离开了雨镇，后来，就来到这里。我不知道自己要在哪儿下车，希望能找到一个答案。你呢？你要去哪里？”



“我跟蓝叔叔，还有两只猫咪瞳瞳、木村一起旅行，要到一个名叫‘IDBB’的小镇。那是一个特别的小镇，也许跟你说起的‘雨镇’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去，好吗？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”



“朋友？什么是朋友？我从来没有朋友。唯一跟我说过话的，是樱桃树上的果子，还有一只不知道从哪儿闯过来的兔子，它会在每个黄昏出现，只要我一不留神，它就会消失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谁的朋友。”



“当然可以了。蓝叔叔很乐意我跟你成为好朋友。”



“可是朋友应该是怎样的？他能让雨镇不再下雨，让樱桃树重新活过来么？”



“嗯，你知道树叶会唱歌吗？在它们唱歌的时候，湖里的小银鱼在水里跳舞。尽管它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，可是，彼此一定都会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好朋友。我跟你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喜欢唱歌，我可以在你身边跳舞；如果你不喜欢唱歌，我可以给你讲故事，我还可以像樱桃树一样，给你挡着雨水。这就是朋友呀。”



“可是，我根本不懂唱歌和跳舞，更加不懂如何成为别人的朋友。”



“我可以教你，蓝叔叔也不懂得唱歌和跳舞，可是他会讲很多我从来都不懂的道理，还会告诉我，一个小女孩应该怎么帮助另一个小女孩走出孤单。”



“可是，我连自己要在哪儿下车都不知道，也许离开这列火车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见面了。”



“所以，你可以跟我作伴，一起去‘IDBB’小镇，这一定是个让人快乐的地方。”



夕霁的眼里突然流出了眼泪。其实从刚踏上鱼火车开始，她就察觉到有人在偷偷地打量她。可是，谁会把她这样一个相貌平凡的女孩放在眼里？是旁边那只神情古怪的黑猫，还是前方沉默不语的白兔子？是那个穿蓝衣服，神情抑郁的男人，还是他身旁穿着缀满圆鳞图案棉布裙子的小女孩？最后，她终于知道，是这个有着猫一样神情的女孩，有点儿神秘，却又吸引别人试图向她靠近。这种奇妙的感觉，只有每个身在旅途的人才会有。从一开始就被命定的孤独感，要依赖彼此靠近的力量来驱赶。



“过来吧，坐到我身边来，咱们一起看看窗外的风景。”



蓝夕鱼伸出手，为夕霁擦掉眼泪。一个女孩和另一个女孩的亲近，就像一块小拼图和另一块小拼图的镶嵌那么天衣无缝。






三

坐在蓝夕鱼的身边，夕霁一直沉郁着的脸上开始泛起了笑意。“你笑起来真好看。”蓝夕鱼诚恳地说。



这一路上，瞳瞳和木村一直乖乖地趴在椅子上睡觉，而蓝叔叔则跟坐在身边的两个小女孩说起了故事。蓝叔叔的脑袋瓜就像一个百宝箱，他从里头掏出了一个又一个故事。她们都舍不得忘记其中的这一个－－《鹳鸟和叽咕》。



鹳鸟最近总是重复做着一个奇怪的梦：在大片的黑暗中，有柔软的风，还有清新的树叶气味。那时它还年轻，叽咕也很年轻，叽咕是棵患有抑郁症的白毛榉树，在没有认识鹳鸟以前，它总是独自在夜里掉眼泪，或一厢情愿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兔子，因为几个月前，有一窝棕毛兔子在它旁边的树洞里住了下来，它很羡慕它们一家人每天清晨都要进行的跳跃比赛。那时它就这样对鹳鸟介绍自己：我是一只红眼睛的棕兔。



而鹳鸟一直认为兔子长得很丑，所以，语气里充满了不屑：叽咕，我还没有见过比兔子更丑陋的动物，叽咕叽咕，四条腿多么笨拙，还有，它们永远不能像我这样叫，叽咕叽咕。你真应该看看那些红脸山雀，它们是美貌的姑娘，还很有教养，总是把自己得到的毛毛虫互相递来递去。还有，它们不怕猎人，一旦被抓住了就会表现出很大的勇气，你猜怎么着，它们会把漂亮的小脑袋瓜撞碎在笼子上。叽咕叽咕。



小白毛榉树听得入迷了，后来，就彻底忘记了曾经对兔子的着迷，为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就叫叽咕。



鹳鸟给小白毛榉树讲了很多在飞翔时亲眼目睹的故事：洁白的雪山上有银色的狐狸在树林里出没，而山下是一望无际的海洋，总是有很大的船只昼夜航行。船上，喝醉了酒的水手们在甲板上跳着古怪的舞蹈，互相把同伴的帽子扯下，扔来扔去。有一个好心的厨娘总是偷偷把他们吃剩的烤鱼拿给它吃。



小白毛榉树听得眼眶湿润。它开始希望自己能成为鹳鸟。



又有一天，鹳鸟对小白毛榉树说：亲爱的叽咕，我们要暂时分别了，我要把一个被人遗弃在树林里的小婴儿，送去给一对善良的夫妻，因为他们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孩子。你要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。



鹳鸟在路上经历了太多艰辛。当它叼着那个小婴儿快速地飞行，记忆开始慢慢衰退。这不能责怪它，它总是飞得太快，以致记忆总跟不上，于是它就忘了自己的承诺，也忘了那棵喜欢听它讲故事的小白毛榉树。当它重新想起来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它是从梦里重新得到的记忆。可是，当它飞回家的时候，“叽咕”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截光秃秃的树桩。它着急地叫喊着，叽咕叽咕。这时，有一只兔子跑过来对它说：有一天，我看见住在林子外的那个猎人牵来一辆马车，把很多树砍倒拉走了。



鹳鸟急忙向猎人的家飞去，它停落在屋檐上，看到两个小女孩在跳舞，像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，可是并没有看到小白毛榉树，于是它哭了起来。猎人的一只灰鹅仰着头对它说：不要哭，愚蠢的鹳鸟，你把我们的节日气氛都哭掉了，不就是一棵树嘛，它已经被我家主人拉到城里的木材厂去了。不要再为一棵愚蠢的树难过。



猎人家的大黑猫睡在屋顶上，它上了年纪，说话总是气喘吁吁，它很同意灰鹅的说法，它说：是的，所有的木头都被运到那，被砍成细条，然后被烘干。之后，它们的额头被粘上了火药，最后被放到一个个小盒子里，它们管这叫“火柴”。



这时，一个胖婆婆走过来一把抓走了那只正兴高采烈的灰鹅，把它拎进厨房里，她正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可灰鹅并不知情，它仍在呱呱呱唱着歌，庆祝着节日。



大黑猫伸了伸懒腰说：看吧看吧，多无常，它马上要被宰掉了，谁都会死，你的小白毛榉树也一样，它一定早就死掉了。



鹳鸟立刻飞到城里，找到木材厂。它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小白毛榉树，它的小叽咕，已经变成了一根根小火柴。它们的身上留着小白毛榉树特有的味道。



鹳鸟立刻衔起一根火柴飞走了，一直飞一直飞，飞回自己的家里。它把小火柴放到它的窝里，说：我亲爱的小叽咕，我们再不要分开了。我们要一直如此友爱，我要带着你四处旅行……那根小火柴突然颤抖起来，粘满火药的额头开始变得湿润，是的，它在哭泣，为鹳鸟多年之后依然认得它而感动，还为了一段美好时光的失而复得而流泪。



蓝叔叔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。有些让人听了哈哈大笑，也有些会让人听了觉得忧伤。他们已经在这列鱼火车上待了五天五夜，把《鹳鸟和叽咕》讲完以后，蓝叔叔说：“我们离IDBB小镇越来越近了。”






一

在承载着蓝叔叔他们一直往前走的鱼火车所经过的路途上，有一家木头旅馆。在这个木头旅馆中，每天都在发生一些故事。编故事的人，如果目睹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一定会把它们编成故事，编到一千零一夜。



但我们暂时先略过这个旅馆，从一处长满了夕颜花的墙根开始说起。



这是一处曾经有很多人路过却往往被忽略的墙根，肮脏、颓败。也许曾有人见过蓝夕颜，但那时，她不过是一朵长得并不出众的朝颜花。在这处墙根，长满了数不胜数的夕颜花。但朝颜花却是绝无仅有。朝颜花与夕颜花，她们样貌相似，让人难于分辨，也许，不同之处仅在于两者盛开的时间：朝颜花是在清早盛开，在午后凋萎；而夕颜花，则是从午后开始盛开，在夕阳中凋谢。千千万万的夕颜花，与为数不多的朝颜花，在整整一个夏天，相互簇拥，缠绕摇曳。蓝夕颜是其中唯一一朵有幸修炼成妖的朝颜花。



多年以后，蓝夕颜依然会为此感到不安。如果不是千千万万的朝颜花对她的成全，她最终不过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生灵。她知道自己会一直记住那一天。



那一天，原本跟平常并无两样。在第一缕阳光透过来的时候，缠绕着草梗，蓄势待发的花骨朵儿，正在悄然伸张。第一瓣、第二瓣，你早、我早，次第绽放。



如果这一天就这样过去的话，相信也没有人会觉得遗憾。其时，正在惬意地享受盛放过程的花儿，突然听到一阵尖锐的人声在叫嚣：怎么这里有一堵那么残破的墙？不拆还待何时！



把这面遮阴挡阳的墙推倒，连同这片繁花地一起被夷为平地。



－－与其被无辜毁灭，不如留住一条血脉。花儿们议论纷纷。阳光越来越猛烈了，再迟疑片刻，一切将为时已晚。



“那么，不如把各自凋萎前的年华，赋予其中一朵，让她逃过一劫？”有人如此提议，这似乎已是她们唯一的选择。



为什么偏偏是我，而不是别的花朵？这样的念头每每浮现出来，总是会让蓝夕颜黯然，那一天，所有将要绽放或已经绽放的夕颜花，竭力从各自的年华中抽出了最艳丽的刹那，赋予她－－藏身于某个角落、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懵懂未知的她。在那一瞬间，千千万万的夕颜花全部枯萎，而她，却得到了从未拥有的神秘力量，骤然间，脱离藤叶的支撑，滑落、着地，蜕变成花妖。



一袭缀满分不清是夕颜还是朝颜的华丽裙子，紧紧包裹着她。她从此拥有一缕凝聚不散的魂魄。



那一刻，她泪流满面。所有的恩赐，无以为报。



“你必须立即离开，寻求一处安全之地。”这是她们枯萎前对她的提示。



她强忍悲痛，带着未干的泪滴，转身离开。身后，传来一阵轰然巨响，回头，那一堵朝夕相对的墙已彻底被毁。这是一场残酷的分离，充满了宿命的意味。



从此，她不再只是一朵懵懂无知的朝颜花，她把自己唤作蓝夕颜，以纪念所有曾经朝夕相对并让她获得重生的夕颜花。



她马不停蹄地奔赴未知的前程。心中满是迷惘。



我该何去何从？



也许只有不停地行走，才能找到答案。



她就这样开始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忘记自己走了多久，在感到十分疲惫的一夜，她住进了一家名叫“香蕉树”的木头旅馆。






二

住在“香蕉树”木头旅馆里的房客们都长得稀奇古怪：腿长得像圆规的鸟儿，耳朵闪闪发亮的兔子，体型像沙发一样臃肿的怪物……它们的样貌和性格都不太一样，都有着没有人知道的过去。



这家旅馆跟别的旅馆完全不一样，里外皆用木头砌成，不同编号的房间，不规则地分布各处。每个房间的房门都很厚重，隔绝了一切噪音。被敲响的门，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响，像一块小石子从空旷的山涧上滑落，轻盈却踏实。



每天，从这家旅馆离开的人，跟住进来的人一样，不多也不少。不会有多余的房间，也没有找不到房间的住客。住客们都不用交纳房租，要是有人刚好路过，又刚好天色已晚，那么，就可以留下来住一晚，但必须擅于唱歌。这个旅馆有一扇热爱听歌的大门，就像许多热爱听取赞美的人一样，只要让它听你唱歌听得入迷，紧闭的门缝就会悄然打开。



蓝夕颜从来没有对谁唱过歌，从前有一只喜欢飞来跟她作伴的蝴蝶，心情好的时候，总喜欢展露它的歌喉。她曾经特别羡慕它。此时，她面对着一扇紧闭的大门，不知所措，就像渴望得到爱情、被巫婆割掉了舌头的小人鱼，只要一发音，就会引起剧痛。但这一夜，她必须用歌声来换取一扇门的接纳，于是，她想了想，羞涩地唱了起来：小女孩编织百合花环，小男孩编写月儿弯弯的故事，大人们路过了自己的路途，也路过了回不去的家乡……那扇紧闭的旅馆大门，忽然发出一阵奇怪的声响，继而像魔盒子一样打开，从里面探出了一些小脑袋瓜儿，一只吊儿郎当地啃着一个胡萝卜的兔子、一只不停打着哈欠睡眼惺忪的猫儿、一只单眼皮小熊，一起冲着她做鬼脸。一只穿着红衣裳、耳朵闪闪发亮的兔子，蹦蹦跳跳地跑出来，牵着她的手，乐呵呵地往旅馆里走。



她得到了一串木头钥匙。那天夜里，她住进了门牌号码是A0056的房间，假如她没有把房间的钥匙丢失，也许，她永远也不会记得，自己曾经住进过这样一个旅馆和房间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她正打算离开，却发现那串木头钥匙不知哪去了。要离开这家旅馆，必须用这串钥匙，打开那扇大门。她找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却依然一无所获。于是，她叩响了隔壁房间的门，以为可以从别的房客口中获得其他离开的办法。



来开门的是棕兔穆穆，A0055房间的住客。她曾经是一只患有忧郁症、整天赖在床上发白日梦的兔子。



“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把房间钥匙弄丢了，请问，你知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可以离开这儿吗？”



“你只能继续等待下一个房客的到来。这家旅馆，只有每个房间都住满人才不会坍塌，万一有人丢失了钥匙又决意离开的话，它会因此而坍塌。”



“假如一直都没有人来呢？”



“那你只能一直待下去，直到新房客出现。”



“真是一个古怪的旅馆。”蓝夕颜暗自纳闷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好重新回到房间，在漫无目的中等待。她明白到自己的力量单薄，哪怕身为花妖，也不过是逃过了枯萎的安排，全无可以施展的法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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